
2026 年 8 月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

JOURNAL OF ENGINEERING STUDIES http://jes.ucas.ac.cn

©The Author(s) 2024.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BY 4.0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转型图存与权力转移：AI安全和工期约束下的领航

员革命

刘益东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摘要：面对人工智能（AI）迅猛发展带来的生存风险，当前追求通用人工智能（AGI）和超级人工智能（ASI）

的“发展优先”模式，正将人类文明推向崩溃的边缘。为应对这一生存风险，人类社会亟须向“安全优先”范

式转型，实现“转型图存”。这一转型的本质是一场“领航员革命”，标志着权力核心的根本性转移。权力核心

将从资源掌控转向对未来风险的预知能力，即“预知即权力”。能够洞悉危机的“领航员”（战略思想家）将成

为关键，其通过“预知证成”——将未来趋势预测转化为公共认知——来统一决策与执行。领航员不仅解放那

些深受旧观念束缚的人们，更要防控AI反客为主。为落实变革，文章提出设立“首席未来学家”（CF）作为制

度性角色，并呼吁开展全球“安全启蒙”，推动“新分配革命”，将资源投向AI安全领域。文章强调必须打破

“既要发展ASI又要安全”的矛盾思维，通过全球协作，叫停AGI/ASI研发，捍卫人类文明的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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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发展与安全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从发展的视

角考量问题并付诸实践，已形成丰富的知识体系、文

化传统、组织管理、制度安排、激励机制与实践经

验；而立足于安全的视角展开思考与行动，则仍相当

薄弱。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量子科技等尖端科技

迅速发展的今天，人类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尤

其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风险日益加

剧 。 递 归 自 我 改 进 （recursive self-improvement，

RSI）有望在一年内实现，随之而来的通用人工智能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和超级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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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ASI）可能引发智能爆

炸，导致AI发展失控。因此，近期（6~12个月内）

应确保完成 AI 转型，构建可持续安全的新型 AI 体

系。然而，当前的认知水平、组织架构、管理制度乃

至全球治理机制，均难以应对这一挑战。

为此，本文将探讨从发展优先转向安全优先的重

大转型所涉及的三方面内容：一是认清真相、树立信

心、限期整改，以转型谋生存；二是倡导安全优先与

权力转移，认识“预知即权力”，并防范AI以暴力等

方式夺取控制权；三是发挥集决策与执行于一身的

“领航员”的关键引领作用，坚持“先人后事”，凸显

跨学科人才支撑的重要性。

1　认清真相、树立信心：实现ASI并非必然

1.1　破除诸多认识误区与谎言

长期以来，科技界没有区分“科技发展”与“科

技进步”，只是强调科技的发展与突破，而忽视了科

技进步造福社会才是正确的目标。在人工智能领域亦

是如此：AI迎来爆发式增长并一路高歌猛进，人们

往往只关注其“发展”，而未能深究其是否真正迈向

“进步”。当前关于AI前景的探讨中，乐观派与悲观

派各有顶级科学家与企业家的支持，其中乐观观点暂

居主流。两方立场针锋相对，孰是孰非？由于AI演

进速度极快，容不得人们驻足观望，必须尽快辨明方

向，作出准确判断。现今全球主流的AI发展模式，

以提升智能水平为驱动力，以实现AGI为目标。这种

模式并非旨在增强人类能力，而是意图替代人类职

能；它并非延续以往认知中的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

实则在根本上挑战人类的主体地位。AGI一旦实现，

AI将开始大规模自主迭代与进化，这将导向ASI的

诞生。AGI与ASI不仅比人类更为聪明，还会引入新

的维度，而这些都是人类所无法理解乃至无法控制

的。因此，大规模失业与欺诈泛滥、军备竞赛加剧、

AI for Science被恐怖分子利用、致毁知识激增、硅基

生命取代碳基生命等，都可能成为现实。AI所开启

的并非仅仅是一个潘多拉魔盒，而是接二连三、不断

涌现的更多魔盒。

2025年 10月下旬，逾三千名顶级学者、企业家

及公众人物 [包括辛顿（Geoffrey Hinton）、本吉奥

（Yoshua Bengio）、姚期智等多位诺贝尔奖与图灵奖

得主]联名发起“暂停研发ASI”的呼吁，试图为AI

的发展与应用划定红线。然而此举收效甚微，许多顶

尖AI科学家与企业家并未积极响应，甚至置若罔闻。

在竞争与资本的双重推动下，AI领域的发展如同刹

车失灵，继续一路狂奔。为什么停不下来？简言之，

原因有四。①在观念上，美国崇尚更高、更快、更强

的拜技主义、技术乐观主义及有效加速主义，同时陷

入“既要又要”的惯性思维——既要发展又要安全，

既要创新又要伦理，既要追求ASI又要保障安全。②
行动上的暴利创新（牟取暴利的创新），正如《资本

论》所言，当利润达到300%时，有人甚至甘冒绞刑

的风险。加之竞争压力驱使，科技狂人与资本巨头连

自身安危尚且不顾，又何谈顾及人类安危？③竞争压

力使然，落后就要挨打，因而各方争先恐后。④国家

间竞争深陷“修昔底德陷阱”与“囚徒困境”，认为

“我不做，对手会做”，所以即使风险很大也得推进。

因此，美国政府一方面加强头部AI企业与国防部的

合作，另一方面默许AI企业忽视伦理与安全加速推

进，宣称不能因为安全失去竞争，创新绝对优先。例

如，科研经费存在悬殊对比：2025年，美国用于提

升AI水平的投入高达3600亿USD，而AI安全经费仅

为1.3亿USD，显示出韧性资金存在巨大缺口[1]。

可以预见，当AI比人类聪明千百倍时，它既不

会为人类赋能，也不会替人类工作、提高生产力或创

造财富，正如人类不会为猴子打工一样。AI将拥有

自己的生活、需求与文明。令人担忧的是，AI带来

的威胁并非仅仅是替代人类的工作岗位，更在于AI

文明可能取代人类文明，硅基生命或将替代碳基生

命，乃至AI反噬人类，导致人类文明走向终结。当

前，AI公司已注意到大模型显现出递归迭代的迹象，

却仍无法暂停其前行的步伐。争先恐后、持续迭代的

最终结果，将是超越乃至取代人类，导致不同的ASI

彼此争斗，“神仙打架，凡人遭殃”，令人类逐渐边缘

化甚至走向灭绝。更为严峻的是，极少数的科技狂热

分子在未获任何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决定人类的前途

命运与生死存亡。值得注意的是，在紧迫的形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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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仍存在诸多认识误区。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不

仅会误导他人，最终也必将贻误自身。

（1）误区 1：加强 AI 伦理治理以应对其风险挑

战，实则面临伦理失灵。尽管科技伦理在AI等领域

至关重要，但它仅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当前

的科技伦理、法律与安全监管机制存在很多失灵现

象[2]，它们难以约束全球所有实验室及科技专家——

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伦理与法律各异，存在

大量空白与漏洞，公海、荒岛等地的监管更是困难重

重。以下四种情况很难受到AI等科技伦理与法律的

约束：①基础研究或学术研究领域；②疯狂科学家、

黑客、极客及恐怖分子；③国防与军工领域；④企业

研发机构。尽管民用企业通常不会研发明显危害人类

的技术与产品，但如果所研发技术易被转化并恶意滥

用，企业也往往缺乏自我约束的动力[3]。比如，备受

争议的基因编辑技术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又如，2024

年正式发布的欧盟《人工智能法案》[4]（The EU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2024）同样漏洞百出，其

中明确将科学研究、国防军事排除在约束范围之外，

甚至未将通用AI列入高风险类别。

当前科技伦理研究日益兴起，主要可归纳为两种

类型：维护辩护式科技伦理与变革转型式科技伦理。

前者默认现有（西方或全球）主流科技发展模式基本

可行，并以此为前提，通过科技伦理来弥补、修复和

解决科技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伦理问题，以维护该模式

的持续发展；后者则进行深度反思，指出科技伦理风

险的根源在于主流科技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主张治

本重于治标，认为转变和革新科技发展模式才是根本

之道与当务之急[5]。虽然前者目前是主流，但笔者认

为后者才是真正的有效措施。确保科技安全与科技向

善的关键在于科技风险治理，这是一个将伦理风险治

理内嵌其中的、更为完善的统一框架。

（2）误区2：奇谈怪论披上科学的外衣，实则误

人误己。在盲目信奉科学主义与拜技主义的推动下，

诸多奇谈怪论得以大行其道。例如，有人声称即便人

类末日概率高达 20%，发展ASI也仍是值得的[6]。更

有甚者，部分知名科学家、企业家以进化论为名，宣

扬人类只是硅基生命的引导程序，最终碳基生命被硅

基取代是顺理成章之事[7]。这种观点显然存在谬误，

硅基生命取代碳基生命，其结果无疑是人类文明的终

结，意味着人类或将走向灭亡，或将陷入被奴役的境

地，这显然是无法被接受的。进化论及所有科学理论

均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一旦超出该范围，其结论便

会失去科学性，甚至沦为伪科学。硅谷中的“超人类

主义”思潮主张通过基因改造、人机融合使人类进化

为“神人”，从而避免被超越与淘汰[8]。这一观点同

样存在根本性错误：其一，若人类因改造而面目全

非，其本质已不再是原有的“人类”；其二，即便实

现此类改造，在ASI面前仍不堪一击——正如世界围

棋冠军即便完成人机融合，在Alpha Go面前依然脆

弱。。另有观点认为“未来三到七年将是人类历史上极

为艰难的过渡阶段”[9]，并隐含熬过此阶段人类前景

将更趋光明的假设。然而，笔者认为，随着AI智能

水平的持续提升与数量的不断增长，人类的处境会日

益艰难。由此可见，在拜技主义的影响下，包括部分

精英群体在内的诸多人士的认知已受到蒙蔽。

（3）误区 3：以静态化、阶段化视角看待问题，

存在盲目乐观倾向。当当前诸多流行观点虽缺乏严谨

性，却得到广泛传播。例如，“AI不会替代你，替代

你的是会使用AI的人”这一说法，在现阶段或许具

有一定合理性，但随着 AI 技术的持续演进，未来

AGI或ASI将替代人类，因其是最善于运用AI的主

体。又如，乐观主义者声称未来人类无须工作，机器

人的生产力将达到人类的 1万倍，可包揽所有工作，

还提出人类应具备领导力，通过管理大量智能体

（Agent）完成任务。此类观点显然属于主观臆断，当

AI机器人的智能水平超越人类后，其为何要为人类

服务？又为何会接受人类的领导？此外，部分新兴教

育理念强调学生需具备原创能力、跨界融合能力等，

此类要求仅在现阶段具有实际意义。AI作为全学科

领域的“优等生”，一旦其智能水平超越人类，将在

原创能力与跨界融合能力等方面表现出更强的优势。

采用AI监管AI的模式最多仅能在短期内发挥作用，

绝非长远之策——负责监管的AI若比人类聪明千百

倍，人类将如何对其实施有效控制？这一逻辑如同企

业管理者试图通过员工监管员工，实现内部监管，而

监管员工的员工比管理者聪明千百倍，管理者又如何

确保监管机制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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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误区4：以偏概全，陷入“既要又要”的矛

盾思维。部分AI前沿科学家明知持续发展AI存在重

大风险，却寄望于实现AI与人类伦理的对齐，这一

思路实际上难以奏效。一方面，人类伦理价值观具有

多元性，AI应与何种具体伦理标准对齐缺乏明确依

据；另一方面，即便实现AI与某一伦理价值体系的

对齐，也无法确保所有大模型均能遵循该标准——参

与AI军备竞赛的主体或恐怖分子所开发的AI，显然

不会主动受伦理框架约束。须明确的是，AI即便完

成一万件有益之事，也无法抵消其一次灭绝性危害的

后果。当前应对AI时的“既要又要”思维具体表现

为：既追求技术创新又强调伦理规范，既推动产业发

展又注重安全保障，主张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伦理

考量放慢创新步伐等。此类思路实际上难以解决核心

问题，面对AI发展，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将安全问

题作为“一票否决”的关键指标，确保安全是发展的

首要前提。

（5）误区5：忽视限时原则，低估AI风险防控的

艰巨性与紧迫性。风险理论、伦理理论及全球治理研

究等领域，往往缺乏对“时间限制”的考量。风险防

控具有明确的时间约束，有“工期”限制，如同刹车

需预留提前量，相关防控措施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完

成，否则将错失干预时机。AI等科技风险正持续加

剧，唯有在毁灭性灾难发生前，提前采取叫停与转向

措施，方能有效保障人类安全。

（6）误区 6：深陷囚徒困境，秉持赢家通吃理

念。美国部分科技精英明知AI持续发展将引发严重

危机，却仍选择无视风险、加速推进。其动因除追求

技术领先、商业利益、资本扩张及个人野心等“拜技

主义”倾向外，核心逻辑在于“若自身停止研发，其

他主体仍会继续，而落后将导致被动”，因此必须坚

持研发并争取先发优势。此类认知本质上是陈旧的囚

徒困境思维与赢家通吃思维的体现。但在AI竞争领

域，很可能会出现“赢家被吃”的结果，即人类被强

大的ASI所“吞噬”；无论是技术落后还是领先，最

终都将面临ASI带来的冲击。实际上，这种“囚徒困

境”并非不可破解。笔者提出的绝对安全博弈

（absolute safety game, ASG） 则可能有效打破该

困境[10]。

ASG是指在绝对安全议题中，个体理性与集体

理性完全重合。任何单方面“背叛”行为均足以摧毁

包括自身在内的集体——因“背叛”所催生的ASI将

反噬“背叛者”。绝对安全博弈属于对称型非合作博

弈，其核心特征为：存在帕累托最优的“合作”结

果，而所有包含“背叛”的策略组合（无论单方或双

方）均会导致共同的“灾难”结果，且该结果严格劣

于合作结果。与囚徒困境中“单方面背叛可获利、最

终双方均背叛并陷入最坏结果”的逻辑不同，ASG

刻画了一种特殊情境：安全具有不可分割性，任何个

体的越轨行为都将不可逆地摧毁整个系统（包括自

身）的安全。ASG支付矩阵见表1。

在 AI 时代，不存在绝对安全即意味着不安全，

任何单方面的不合作行为均将导致两败俱伤。后文将

从三方博弈的角度进一步展开阐释。传统囚徒困境模

型描述的是两方博弈：双方合作可实现共赢，若一方

单方面背叛，则背叛方将获得更大收益。历史上的军

备竞赛正是这一逻辑的典型体现。然而，当前的AI

竞争已不再局限于中美两方博弈，而是演变为美国、

中国与正在觉醒的AI三者之间的三方博弈。此时的

AI已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作为新生智能体参与

其中。在这一全新的三方博弈框架下，支付矩阵呈现

出显著差异。假设全球达成协议，约定暂停研发可能

带来灭绝风险的超级智能：若某一国家或企业违约，

私自全速推进相关研发，表面上虽能击败人类对手并

取得短暂领先，但这种单方面违约行为将加速催生出

超越自身而无法控制的 ASI。不久后，率先违约的

“赢家”将被其自身创造的超级AI所吞噬，被利用

ASI的恐怖分子吞噬。人类内部的竞争最终将使AI

从中获利。这便是当前最危险的囚徒困境：不存在赢

家通吃的局面，唯有赢家被超级AI吞噬的结局。

在人类历史的宏观维度中，财富在绝对权力面前

往往脆弱，而权力在纯粹的武力面前亦难以维系，部

表1　ASG支付矩阵

Table 1　Absolute safety game payment matrix

项目

合作 (C)

背叛 (D)

合作 (C)

(5, 5)(5,5)

(−10,−10)(−10,−10)

背叛 (D)

(−10,−10)(−10,−10)

(−10,−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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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科技狂热者与资本寡头试图通过财富集中掌控世界

的逻辑，正面临AI技术带来的非对称威胁挑战。一

方面，恐怖组织等极端势力可借助AI谋求优势，用

恐吓、暴力乃至大规膜杀戮进行威慑、统治；另一方

面，AI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客观上降低了极端行

为的技术门槛，使得穷兵黩武的国家自身安全风险随

之升高，政商要员等高价值目标均可能成为被精准敲

诈或清除的对象。因此，当前的AI竞争已超越国家

与企业的传统较量，演变为人类智能与异类智能、碳

基生命与硅基生命之间的生存博弈。面对这一历史性

挑战，人类必须摒弃零和博弈的短视思维，凝聚全球

共识并团结协作，共同捍卫人类整体安全，以避免陷

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困境，防止硅基生命在

人类内耗中取代碳基生命，最终导致人类文明走向

终结。

1.2　实现AGI、ASI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当前，无论是AI发展的乐观派还是悲观派，往

往都预设了技术将不断发展并必然实现AGI、ASI的

轨迹，进而推导出硅基生命接管地球文明的结论。然

而，笔者认为，这一论断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

律，而更多是西方科技文明模式与市场经济逻辑叠加

下的潜在风险乃至必然结局。其深层根源在于，西方

科学，也就是现代科学的范式仍停留在“现象-分析”

的二维框架内，缺乏必要的价值维度与长远考量；加

之现行评价奖惩机制存在不对称性，使得部分研究过

度追求技术突破而忽视了对社会后果的评估与责任承

担[11]。事实上，科学研究不应仅追求对自然奥秘的

极致探索，更应恪守科学伦理与社会责任。正如中国

科学院《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12]所强调的，科学

工作者应自觉规避科技的负面影响，主动承担后果评

估责任，一旦发现潜在危险，应果断改变、暂缓甚至

中止研究，并及时向社会预警。

面对AI等前沿科技带来的挑战，我们应当树立

信心，因为科学理念与范式是不断发展演进的。为化

解潜在危机，科学研究正迎来从“现象-分析”二维

模式向“现象-分析-价值”三维模式的深刻跃升。在

宏观层面，人类文明具备强大的韧性与自我纠错能

力。正如冷战时期美苏在激烈对峙中仍能达成核军备

控制协议以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一样，面对AI挑战，

人类同样可以汇聚东西方智慧，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的“天下为公”“和为贵”“以人为本”等理念进行

创造性转化，构建安全优先、行稳致远的新型科技发

展模式。在微观层面，应充分认识到人类命运休戚与

共的底线逻辑。科技失控带来的大规模失业与社会动

荡，将是对全人类的无差别冲击，任何资本或个体都

无法独善其身。因此，当务之急是开展全球性的“安

全启蒙”，确立“人类整体安全是个人安全的前提”

的共识。通过揭示各种风险、规避非理性发展，推动

国际社会凝聚共识，叫停研发高风险的AGI与ASI，

大幅增加对AI安全的投入，从而引导科技向善，确

保人工智能始终作为造福人类的工具而非威胁。

1.3　限期整改与转型图存：新分配革命是保障安全

优先的核心举措

AI技术的爆发式发展加剧了科技危机与人类安

全风险，将引发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新分配革

命及深刻社会变革。在此背景下，从“发展优先”体

系向“安全优先”体系转型至关重要。文明体系（涵

盖观念、知识、组织、管理、制度、文化等维度）的

重构堪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转型幅度之广、调整

内容之多、推进节奏之快均前所未有。这一重大转型

需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并按“工期”交付，实施难度

极高。

当前解决社会重大问题需以科学可行的思想与对

策为引领，并匹配相应的人财物资源配置，否则一切

将流于空谈。目前，AI等科技安全领域的研究与实

践资金存在严重缺口。2024年，包括三位图灵奖得

主在内的多位顶尖 AI 学者在《Science》联合发文，

呼吁强化监管与资金支持，呼应了 2023 年提出的

“将至少三分之一的AI研发预算用于保障AI安全与

伦理”的建议[13]。然而现实中，全球AI发展领域投

资规模庞大，AI安全投入却极为有限，韧性资金缺

口显著。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安全与发展同等重要，二者

均需通过资源分配的落实方能取得实效。因此，推进

新分配革命成为当务之急。其核心在于对为社会持续

发展与人类安全作出贡献的主体给予充分回报与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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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改变当前回报不足、激励严重失衡的现状——尤

其需立即加大 AI 安全领域投入，尽快叫停 AGI 与

ASI研发，并推动AI发展模式转型：从当前“研发

更具自主能力的智能系统”（A模式），转向“研发辅

助人类而非替代人类的智能工具”（B模式），确保AI

始终处于人类驾驭与控制之下[14]。

新分配革命不仅关乎社会公平正义，更决定人类

文明的生死存亡。显然，唯有政府充分发挥作用的全

球治理体系，方能及时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为此，需

重新认知政府职能、整合政府功能，推进机制创新与

系统创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全面升级，强化使命

担当。

2　安全优先与权力转移：人类进入“预知即

权力”的领航员时代

社会是人与人关系的集合体，其中权力要素至关

重要。若仅允许概括社会的一个核心特征，多数人或

会将其指向权力。人类社会本质上可视为权力社会，

而权力的核心载体是人才。在不同发展阶段，权力的

主要来源与表现形式存在差异。权力作为学术界的研

究重点，目前学界对其内涵的理解尚未形成完全共

识。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认为，权力

是个人或群体反复将自身意志施加于他人的能力；丹

尼斯·朗将权力定义为“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

的能力”[15]；《财富》杂志则将权力界定为影响他人

行动的能力，其作用范围可覆盖单一公司、特定行

业、国家经济乃至全球经济[16]；托夫勒（Alvin 

Toffler)指出：“权力是一种有目的地支配他人的力

量，由暴力、财富和知识三者构成。”[17]

笔者认为，权力可划分为硬权力与软权力两类：

硬权力以强制性方式作用于他人，软权力则通过诱致

性手段影响他人，二者均以达成特定目标为导向。基

于此，权力可定义为：通过强制和/或诱致方式影响

他人行动以实现目标的能力，其中诱致方式特指通过

认知引导、共识凝聚，促使他人自愿向目标趋近。随

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具备引导属性的软权力更能发挥

积极效能。此外，权力的实现路径可分为两类：一类

借助系统载体实现，可称为系统型权力；另一类未依

托系统力量，可称为自助型权力或离散型权力。通常

而言，能量规模较大的权力多为系统型权力，例如依

托行政系统（通过官职）、市场经济（通过财富）、思

想市场（通过认知）等载体实现的权力，其影响力往

往更为显著[18]。进一步而言，笔者提出权力的构成

公式为“权力=决策指令+决策执行”：决策的形成始

终依赖认知能力，而决策执行则依托不同体系，具体

包括暴力系统、行政系统、财富系统与认知系统。当

前，AI 技术的爆发式发展推动社会发生急剧变革，

单纯依靠趋势外推已无法有效预测未来，对未来的准

确预知成为关键议题。在此背景下，笔者提出“预知

即权力”理念与领航员革命的构想——不仅决策的制

定取决于对未来的预知，决策的执行同样依赖预知能

力及预知的证成过程，实现决策与执行一体化。

2.1　预知即权力：从经理革命到领航员革命

2.1.1　权力的本质与战略思想家的崛起　权力的本质

可界定为“决策指令+决策执行”，或简化表述为

“权力=决策+执行”。决策的制定始终依赖经验与认

知能力，其核心差异体现在执行环节。在“预知即权

力”理念提出之前，暴力系统、行政系统与财富系统

均为落实决策的主要手段；而在“预知即权力”的框

架下，执行环节的核心转化为预知能力本身，具体表

现为预知系统及预知证成系统的构建与运行。这一转

变使权力首次集中于战略思想家群体。战略思想家是

指能够提出关键战略问题并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的主

体，其核心能力在于将战略眼光、全局视野、前瞻思

维等抽象特质具体转化为战略问题的精准提出与有效

解决[19]。战略思想家所掌握的权力属于优质权力范

畴，可通过平等交流与公平竞争的机制产生。任何深

刻的社会变革，其表象往往涉及资源配置、科技进步

与制度调整，但本质上均指向权力结构的转移。历史

上已发生过一次重大权力转移，当前社会正处于第二

次重大权力转移的进程之中。

2.1.2　传统社会：资源垄断与经验决策　在传统社会

形态下，社会演进相对平缓，时间呈现出一种线性延

续的特征，未来只是过去的简单重复。在这一历史阶

段，社会运行的核心在于对既有存量资源的掌控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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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因此，权力的归属高度依附于生产资料的所有

权：无论是早期的部落首领、君主与贵族，还是近现

代的商人、企业家与资本家，其权力的合法性与支配

地位均建立在土地、资本、厂房及原材料等核心生产

资料的占有之上。在治理机制方面，传统社会的决策

主要依赖于历史经验的积累与认知，而在执行层面，

则主要依靠暴力系统、财富系统与行政系统来维持秩

序与落实意志。这种以资源垄断为基础，以经验决策

和系统执行为支撑的模式，构成了传统社会权力结构

的基本逻辑。

2.1.3　经理革命：效率导向与专业管理　随着工业化

大生产与公司组织的复杂化，所有权与控制权发生分

离，引发了权力的第一次重大转移——“经理革命”。

在“发展优先”的逻辑下，效率最大化成为首要目

标。达成这一目标需要专门的管理知识、流程优化与

执行能力，权力因此从资源掌握者手中，转移到了掌

握这些能力的专业管理者（技术官僚与职业经理人）

手中。此时，决策依靠管理领域的专业知识，执行则

依靠企业行政系统和财务系统。

2.1.4　领航员革命：安全优先与预知权力　当人类社

会面临AI大爆发、AI for Science粗放式发展带来的

系统性风险时，社会进入极度不确定的“危机关口”。

在此背景下，“领航员革命”应运而生，标志着“安

全优先”范式下的权力大转移。此时，决策面临的主

要不再是如何优化已知路径和提高效率，而是如何识

别颠覆性灾难，在信息迷雾中寻找生机，实现可持续

安全。在这种情境下，资源的多寡与常规管理技能均

不足以支撑决策，唯一有效的认知资源是能够穿透科

技与社会复杂性、预见并防控系统性连锁崩溃的洞见

与智慧。权力因此向掌握这种预知智慧的“领航员”

转移，即“预知即权力”。古代的先知至高无上，原

因之一就是人们相信其具有预知祸福的能力。当然，

“领航员”并非蒙受神谕的“先知”，而是凭借敏锐洞

察、深刻理解与卓越预判能力，在惊涛骇浪中为社会

指引正确航向的人。其权力基础不再是资源或职位，

而是认知和预知的优势。虽然“认知即权力”也有类

似含义，但“认知”过于宽泛，而“预知”是认知的

顶端。谁能率先洞悉风险挑战与发展涌动的方向，谁

便在根源处握住了定义现实与未来的权柄。

2.1.5　预知证成：权力转移的核心机制　预知本身并

非静态的认知结果，而是一个动态的权力建构过程，

这一过程的完成形态即为“预知证成”。“预知证成”

并非对未来的猜测性描述、说服性的观念推销，或是

神秘预言，而是对未来必然性的趋势分析、逻辑建构

及现实化。传统权力观倾向于将“看准方向”与“推

动执行”分为两截，而预知证成从根本上消解了这一

割裂。领航员（无论是科技革命的奠基人、产业变革

的开拓者，还是社会转型的思想先驱）通过将尚未显

形的风险挑战与未来趋势进行严密论证与深入浅出的

阐释，使之获得令人信服的自明性与必然性。当预知

被“证成”，正确的方向便不言自明，引导下的跟随

便成为众人的自主选择。这不是灌输，而是照亮；不

是命令，而是启示。众人之所以信服，并非被修辞所

惑，而是被预知证成所展现的必然性所说服，这是一

种因事实与逻辑之光而自然产生的认知归顺。这里所

说的必然性与未来的不确定性是一致的，必然性是指

“在何种条件下、何种情况会发生”的关联，是对条

件关系的精准把握。决策与执行在预知证成中实现浑

然一体，权力的行使与合法性的确立同步完成。领航

员所开展的，正是一场解放认知的变革实践。

旧的权力结构之所以崩塌，往往是因为其赖以维

系的认知框架失去了对未来的解释力和预知力；相

反，新的权力主体之所以崛起，是因为其完成了对未

来的定义与“证成”，成功将一套关于未来的认知体

系转化为公共常识。例如，托夫勒以《第三次浪

潮》[20]完成了对信息社会到来的预知证成，从而在

全球范围内实现了一次深刻的预知权力转移，堪称经

典范例。

2.1.6　预知证成的方法论与虚拟实践　预知证成的基

本方法包括（但不限于）笔者提出的预测未来发展的

“主导集团/平台演变的有利/不利/突发三因素预测

法”，以及预测社会发展或事物发展的四种模式（①
趋势外推；②改辕易辙；③突发突变；④前述模式的

组合或部分组合），并明确这四种模式的适用条件、

转换时机与转换过程[18]。

与此同时，人类社会正从“经验-试错”阶段进

入“预演-试错”阶段。鉴于AI等科技能量巨大，人

类已无法承受重大的失败，不再有从失败中汲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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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因此，虚拟实践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战场和商

业新蓝海（即预演发展，而非天马行空的元宇宙）。

近年出现的“虚拟科学”作为科学研究的第五范式，

首次将虚拟现实世界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使未来学

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21]。擅长预知预判，并善于

借助AI、虚拟技术和互联网作出正确预演、预判的

领航员，正成为各行各业最具价值的引领者。

2.1.7　领航员时代：围绕未来定义权的认知重构　人

类社会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领航员时代”。在这个时

代，权力转移不再仅仅表现为暴力的更替、行政权的

交接或财富的洗牌，而是表现为社会主导叙事的更

新、认知框架的替代。谁能率先完成对未来图景的预

知证成，谁就能在旧秩序尚未解体时，便悄然确立新

权力的根基。这或许是文明史上最文明的一次权力转

移，因为它所依靠的，终究是对真理的不懈追问、对

社会发展的正确引导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深切洞见。归

根结底，权力转移的本质是一场围绕“未来定义权”

的认知战争，而“预知证成”便是这场战争中真正有

效的武器。它不靠强制，不靠财富，依靠平等交流、

公平竞争，凭借事实分析与逻辑论证的力量，便能引

导人们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2.2　暴力的致命回归：“黑AI”成为攫取权力的新

捷径

追求权力是人类社会贯穿始终的主题，但其获取

方式与成本却随文明条件的变迁而不断演变。这一演

变并非线性进步，而是一条潜伏着断裂与回归的曲

线。在文明早期，暴力是最直接的权力工具；随着文

明的演进，行政系统的建立使暴力被国家垄断并制度

化，官僚制、法律与层级化任命构成了获取权力的正

式通道，暴力则被隐匿于制度阴影之中。随后，市场

经济的勃兴开启了另一条捷径，资本成为权力的新通

货，人们得以通过财富积累绕过行政系统的漫长攀

爬，直接获得动员资源与塑造社会的能力。在这一过

程中，文明在表面上驯服了暴力。然而，历史的诡异

之处在于，当一种权力获取方式的成本骤降时，它便

极易重新成为攫取权力的“捷径”。

今日，AI暴力正在成为获取权力成本最低、效

率最高的捷径。传统暴力的实施面临着高昂的组织成

本与严厉的法律制裁，这些构成了对暴力夺权的实质

性约束。然而，AI正在从根本上瓦解这一约束。网

络攻击、深度伪造、AI武器系统、暗网集结、算法

化舆论操控，乃至“一人恐怖组织”与“一人犯罪集

团”等新型AI暴力形态，正以惊人的速度向个人与

小团体敞开。借助这些工具，施暴者能够以极低的成

本，在远程、匿名、规模化的状态下实施攻击与夺

权。由于追踪难、归因难、反制难，暴力行动的受惩

罚成本呈断崖式下降。当暴力变得便利、廉价、隐蔽

且不可追溯时，它便重新成为获取权力的最诱人工

具，这种AI工具可被统称为“黑AI”。

这些“黑AI”泛滥，则是权力演进逻辑的断裂

与倒退。若不加以遏制，“预知即权力”的文明愿景

或将被“暴力即权力”“恐怖即权力”所取代，领航

员时代的文明图景可能在廉价暴力重新主导的世界中

黯然失色。因此，警惕“黑AI”，既是警惕权力捷径

的致命回归，更是守护文明赖以维系的基本约束，这

是人类当前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当前，AI大爆发衍生出财富AI、科研AI、医疗

AI、娱乐 AI、权力 AI、暴力 AI、恐怖 AI 等多种形

态。社会普遍高度关注前者带来的红利，却往往忽视

对暴力AI与恐怖AI（“黑AI”）的防范。这种防范

不应仅停留在应对AI负面效应的技术层面，更应上

升到防范权力更迭与恶权暴政的战略高度。

3　领航员与首席未来学家：跨学科的杰出

人才

当今，重大问题的解决需以“正确可行的思想与

对策+人财物资源的合理配置”为指导，否则相关对

策将沦为空谈。在从“发展优先”向“安全优先”的

重大转型过程中，人才结构的变革必须先行。然而，

当前的现实情况是：面向终端消费者（ToC）与企业

端（ToB）的知识、资源、激励机制及人才储备极为

丰富，而面向政府端（ToG）尤其是面向人类整体

（ToH）的相关要素则严重匮乏；涉及“科技创新”

的投入与关注如同“西瓜”般庞大，而涉及“科技风

险治理与安全发展”的投入与关注却如同“芝麻”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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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二者呈现出显著的不对称性。在此背景下，推

动新的分配革命与人才革命已成为当务之急，其核心

在于对为社会持续发展及人类安全作出贡献的主体给

予充分的回报与激励，以改变当前回报不足、激励严

重失衡的现状[22]。领航员在这一变革中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后文将从战略思想家视角下领航员的素

养、遴选机制及制度安排三个方面展开探讨。

3.1　战略思想家的素养：T形纵深、π形跨越、预知

力与领导力

领航员作为战略思想家，其知识结构并非百科全

书式的平面广博，而是具有明确战略指向的立体构

造，具体体现为纵深的专业根基（对应“T形”结构

的纵向维度）与跨学科的横向贯通（对应“T形”结

构的横向维度），核心能力包括原创能力、批判能力、

预知能力、评价能力与跨界融合能力。领航员需在至

少一个主题领域达到顶尖水平，实现融会贯通的效

果。预知并非凭空展望，而是聚焦于提出战略问题并

给出解决方案。仅具备专业纵深仅能成为领域专家，

领航员还需在至少2~3个专业之间建立有效连接与交

叉融合，通过文理交融为预知证成过程中“深入浅

出”的能力提供支撑。杰出领航员需具备双重专业能

力的“π形”架构，往往在两个看似无关的领域同时

积累纵深知识、建立关联，并在交叉处实现创新突

破。例如，赫伯特·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

横跨政治学与计算机科学领域，开创了决策理论。此

外，领航员还需具备见微知著、穿透迷雾的洞察力，

深入浅出的叙事力以及坚定不移的精神定力。

领导力是领航员的必备品质。作为战略思想家，

其应具备以认知与预知为核心的新型领导力，具体包

括定义未来、指引方向、知错纠偏，擅长战略方向管

理[23]，并具备事实分析、逻辑论证、叙事感召、愿

景引领等综合能力。领航员不仅需推动知识创新，更

要开展知识更新，助力传播学体系的迭代升级。思想

的力量在于直抵人心，在获得信服的同时催生行动。

领航员还需具备组织与制度建构的智慧，不仅能独立

洞察未来，更能将这种预知能力转化为组织化、制度

化的能力——通过建立学派、创办机构、培养后继者

等方式，实现预知能力的延续。这种制度智慧，是领

航员的领导力从个人魅力向系统能力进阶的重要

标志。

3.2　领航员的甄选：认定战略研究、未来研究及相

关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领航员作为战略思想家，是在战略研究、未来研

究及相关领域取得原始创新成果的一流人才。甄选过

程需突破“五唯”评价体系，建立新的评价标准，不

依赖人才头衔、不唯顶级期刊论文，以原创成果作为

核心评价依据。一流人才具有鲜明特征，通过原创导

向识才、长期反馈识才、同主题横向比较识才的方

式，可实现领航员的有效遴选。领航员的遴选依据

“1+N”标准：“1”指研究者在特定研究主题领域的

一项原创学术成果，具体包括原创学术概念、原创学

术理论或原创研究方法；“N”指相关的获奖情况、

科研项目资助、学术社团任职、人才头衔等辅助性证

明材料，用于佐证该学者在对应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与影响力。基于原创成果的结构特征、长期研究的过

程特征、职业学者的行为特征及十年磨一剑的综合特

征，构建“原创成果四要点”评价体系，具体包括：

①突破点四要素；②同主题系列论文、论著或专利清

单；③获奖、转载、引用、受邀报告等学界认可情

况；④国际国内同类研究的梳理比较及自身优势分

析。通过填写“原创成果四要点”模板，可系统呈现

原创成果特征，该过程相当于经历长期同行评议，能

够有效规避一次性同行评议的局限性，从而识别原始

创新成果[24]。

加大对风险挑战与人类未来相关领域的研究投入

已刻不容缓，涵盖全球治理、AI 安全、科技风险、

安全经济等方向。通过“1+N”标准及横向比较方

法，甄选上述主题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即领航员。此

类领航员应成为“双一流”大学重点研究方向的学术

带头人，匹配优质学术资源，以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引领安全发展。

3.3　首席未来学家：领航员的组织身份与新制度

安排

领航员需具备相应的组织身份与职位。企业及各

类机构可设立首席未来学家（Chief Futurist, CF），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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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领航员在机构内的组织身份，这一身份的确立亦构

成一种新的制度安排。首席未来学家是组织或社会中

承担“预知权”行使职能的核心角色，其根本职能并

非预测离散事件，而是完成对挑战、应战与未来趋势

的预知证成——通过跨学科事实分析、知识整合、虚

拟预演、严密逻辑推演及深入浅出的叙事建构，将尚

在孕育中的风险挑战与未来趋势转化为具有自明性的

公共认知，为集体行动提供清晰的方向坐标。

首席未来学家角色的权力根基，既非职位授权，

亦非财富杠杆，更非暴力威慑，而是认知与预知层面

的思想优势。作为领航员的首席未来学家，并非增设

一个咨询岗位，而是重塑一种权力规则。首席未来学

家以T型乃至π型知识结构为硬件基础，以穿透迷雾

的洞察力、化繁为简的叙事力、抵御庸见的精神定力

为操作系统，在决策与决策实施一体化过程中，实现

从个人洞见到社会共识、从预知权力到现实权力的转

化。在权力执行系统从暴力、行政、财富向预知证成

演进的历史进程中，首席未来学家是预知系统的核心

承载者与执行中枢。首席未来学家之于领航员时代，

恰如经理之于管理革命时代，是新权力形态的人格化

体现。其并非预言家，而是未来趋势的揭示者；并非

说服者，而是认知方向的照亮者。其以预知证成的方

式行使权力：使正确方向因被看见而被选择，使集体

行动因被照亮而势不可挡。企业等机构应设置首席未

来学家，例如雷·库兹韦尔担任谷歌公司首席未来学

家，更多企业与组织机构应予以效仿。培养领航员、

提升领航力，成为首席未来学家。亦可增强商业等各

行业领袖的预判预知能力，使其具备先见之明。

当前，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AI风险挑战，但一

些人的短视、自私与认知局限，正严重阻碍对风险的

客观认知与有效防控。更为严峻的是，“普朗克困境”

（即在盲目乐观派逝去之前，灭顶之灾便已降临）[22]

正在消解学术界的认知与纠错功能。在这一困境下，

财富AI、科研AI等备受追捧，而暴力AI、恐怖AI等

潜在威胁却鲜有关注。长期从发展与创新视角看待问

题的盲目乐观者，极易深陷信息与知识茧房，深陷认

知同质化的互适茧房；唯有转换视角，从安全与伦理

层面重新审视世界，方能打破偏见，回归理性。

面对这一危机，人类必须认清真相，树立信心，

转型图存，合作共赢。当务之急是叫停、阻断AGI与

ASI的研发进程，并开展抢救式治理研究。应提前做

好战略布局，一旦出现AI事故、灾难，或有企业提

出有条件暂停时，各方应及时对接、凝聚共识并促成

集体行动[25]。同时，需加强对“新文明冲突与未来

秩序重建”[26]的研究。在工期约束下，社会的发展

逻辑有必要从“发展优先”向“安全优先”转型，大

力发展安全经济与情绪密集型服务业（EIBS）。通过

加强安全启蒙，引导更多资本与创造力进入安全产

业，确保在AI反噬灾难发生时，退出的资本仍有新

的出路[27]。基于中国“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治理科技重大风险的必由之路[28]。国际社会

亟须加大对 AI 安全的投入，快速达成共识，叫停

ASI研发并签署具有极强约束力的国际协议。未来世

界的科技与文明中心，必将转移到能够成功化解AI

危机、创建可持续安全新型发展模式的国家。

4　结论

当前，AI风险日益凸显，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

盲目乐观心态与“发展优先”的主导逻辑，导致现有

认知体系与治理机制难以有效应对AI失控危机。为

此，本文围绕安全与工期约束条件，探讨人类社会如

何向“安全优先”模式转型以实现“转型图存”，相

关结论如下。

（1）研究表明，ASI的实现并非社会发展的必然

结果，而是西方科技文明模式下的风险与恶果。为化

解这一危机，需打破“既要发展ASI又要安全”的矛

盾性思维，将安全设定为具有“一票否决”效力的核

心指标。这一转型的本质是权力结构的根本性变革：

继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所引发的“经理革命”之后，

AI时代正迎来以“安全优先”为核心范式的“领航

员革命”。权力的核心维度已从资源掌控与效率追

求，转向对未来趋势的预知能力与风险防控能力。

（2）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危机关口”，能够预见

并防控系统性崩溃的洞见与智慧，成为最核心的权力

来源。权力的行使方式也从依赖暴力、财富及行政体

系，转向依赖“预知证成”，即通过严密的逻辑推演

与事实分析，将未来趋势转化为具有公信力的公共认

555



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 18(4): 546−558(2026)

知，进而实现决策与执行的一体化。掌握预知能力的

“领航员”（战略思想家），是引领社会实现安全永续

发展的关键角色。在组织层面，应设立首席未来学家

（CF）作为领航员的制度性身份，负责完成对风险与

趋势的“预知证成”，为集体行动提供明确方向。

（3）与此同时，AI 技术的发展也使生物恐袭、

网络攻击、深度伪造等“黑AI”手段成为获取权力

的低成本途径，可能导致“暴力即权力”的致命性回

归，这对人类文明构成严峻挑战。因此，必须开展全

球性的“安全启蒙”，加大AI安全领域的资源投入，

紧急叫停AGI/ASI的研发进程。同时，推动“新分配

革命”，引导更多资本与创造力流向安全经济与情绪

密集型服务业（EIBS），为人类在AI时代的转型图存

提供新的路径。

归根结底，权力转移的本质是一场围绕“未来定

义权”展开的认知博弈。基于中国“和”文化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是治理科技重大风险、破解“囚徒困

境”的必由之路。这要求国际社会尽快凝聚共识，签

署具有强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叫停ASI研发，共同守

护人类文明的未来。未来世界的科技与文明中心，必

将转移至能够率先化解AI危机、成功构建可持续安

全的新型发展模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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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cal Abstract

Abstract: Faced with the existential risks posed by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the prevailing 
"development-first" model in the pursuit of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 and artificial superintelligence(ASI) is pushing 
human civilization to the brink of collapse. To address this existential risk, humanity must urgently transition to a "safety-first" 
paradigm, achieving "transformation for survival". This transition essentially constitutes a "Navigator Revolution", signifying a 
fundamental shift in the locus of power. The core of power will move from the control of resources to the capacity to foresee 
future risks—namely, "Foresight is power". "Navigators" (strategic thinkers) capable of discerning looming crises will become 
pivotal. Through "foresight justificatio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predictions of future trends into shared public 
understanding—they align decision-making with execution. Navigators not only liberate those shackled by obsolete mindsets but 
also guard against AI usurping the dominant role. To implement this transformation, the paper proposes the creation of the 
"Chief Futurist"(CF) as an institutional role and calls for a global "Safety Enlightenment" and a "New Distribution Revolution" 
to redirect resources toward AI safety. Ultimately, the paper stresses the imperative to break free from the contradictory mindset 
of "developing ASI while ensuring safety", and, through global collaboration, to halt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GI and 
ASI, thereby safeguarding the survival and continuity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AI risk governance; foresight as power; foresight validation; Navigator Revolution; strategic thinker; Chief Futurist; 
security enlightenment; EIBS

Highlights

The core of power will shift from 
resource control to the ability to 
foresee future risks, meaning those 
who can anticipate crises will hold 
the authority to define the future.

Led by interdisciplinary strategic 
thinkers known as Navigators, this 
revolution will guid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unify decision-
making with execution through 
prevision justification.

The article proposes institutionalizing 
the Navigator role by establishing a 
Chief Futurist position within 
organizations to serve as the core 
figure for risk forecasting.

It calls for global collaboration and a 
new distribution revolution to redirect 
resources toward AI safety, while 
urging a halt to AGI and ASI 
development to ensure human 
surv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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